
        
            
                
            
        

    
十分鐘的謀殺







作者：被吊死的小女孩



《冰戀書櫃》



「嘩~~嘩~~」藝術體操館內，到處都能聽見那如雷的掌聲。



在Z國X市，第N屆全國藝術體操比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對Z國這個偌大的國家來說，藝術體操運動遠沒有乒乓，羽毛球等運動要來得普及。



但這次，卻由於體操新星夜月的橫空出世，給這個原本冷清的運動帶來了全新的活力。



對一個內行看技術，外行看臉蛋的運動來說，夜月無疑在這兩項上都佔有極大的優勢：她身出體操名門，父母都曾經是體操運動員，到現在都是知名的教練。



而夜月也從小就開始練習體操，而且是專攻那時比較冷門的藝術體操，十多年下來，其在繩、圈、球、棒、帶各個藝術體操項目上的技術都已是爐火純青！



自14歲正式出道以來，橫掃了全球藝術體操界的各個獎項，一舉破除了Z國在藝術體操上的積弱狀況。



而在外貌舉止上，夜月也幾乎完美得無可挑剔：16歲的她正處於人生最水靈的花季，面如桃花，唇若點櫻，一笑起來雙頰便會浮現出淺淺的酒窩，煞是誘人！



再加上她那凹凸有致的少女身材，一穿上體操服，不知道迷倒了多少電視前的觀眾。



但是，夜月卻無法預知，她那出眾的魅力，將會帶來多大的麻煩。



如果可以知道今天即將會發生的事情，也許她會情願，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孩那該有多好。



我在這個狹窄陰暗的廢棄更衣櫃裡，已經站了足足5個小時了。



腿已經有些發麻，手也是酸酸的，我擔心一會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來制服夜月。



是的，我愛夜月，我喜歡夜月的一顰一笑，更要在今天得到她的全部。



大約又過了6分多鐘，更換選手的電子音響了起來，我突然感覺力量又回到了我的全身。



終於，終於快到那激動人心的時刻了！！



隨著更衣室門的關閉，我離開了這個我呆了5小時的破衣櫃，抓緊時間活動了一會以後，從隨身的包裡抽出一根，足足有4，5米長的體操綵帶，軟軟地纏在雙手上，只在中間留出三十厘米，用處嘛，你一會就知道了。



躲在更衣櫃附近的死角里，沒多久我就聽到了開門聲，討論聲，以及最後夜月和她教練父親道別的聲音，隨著門被「卡嚓」地鎖上，這個封閉空間裡就只剩我和夜月兩個人啦！



夜月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我的心也激動得「砰砰」直跳，她人還未到，我鼻子裡就聞到了一股若有若無的香味。



那肯定是夜月的體香！！我貪婪地呼吸著空氣，卻不敢弄出太大的聲音，我要耐心等待，等待著夜月打開更衣箱的那一刻。



隨著「卡噠」打開衣櫃聲的響起，我彎著腰如同迅捷的獵豹一般衝出死角。



此刻，夜月已經褪下了她的粉色的體操服，背對著我在更衣櫃裡找著自己的替換衣物，再加上我特地換上的軟底鞋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因此，當我站到她身後時，夜月還在低聲哼著她最愛的那首「青花瓷」。



不過，她的聲音很快就被我阻止了。



一指寬的綵帶準確地被我扣在她的小嘴上。



接著，趁她還沒回過神，綵帶經我前後打了兩個交叉，緊緊勒住了她雪白的脖子。



到這個時候，夜月才反應過來，雙手從更衣櫃裡抽了回來，伸向背後想推開我。



但被我勒緊的脖子很快就使她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轉而抓向勒住呼吸通道的綵帶。



可惜，她的這個動作早在我的計算之內，我順勢拉住少女向後伸來的纖細手腕，用力將雙手拉到腦後部位，再把左右手上的綵帶在上面各一轉上一圈。



哈哈，夜月的小手也被我固定住了！！



突然，一陣劇痛從我的腳上傳來，害得我差點叫出聲來，低頭一看，原來是夜月在使勁地踩著我的腳面。



看不出來，她那嬌小的身軀居然還蘊藏著這麼大的力氣。



如果被她蹬到衣櫃的話，那該會弄出多大的聲響啊！



於是，我抓住綵帶使勁地把夜月向後拖去。



期間，夜月被綁在腦後的手在我的手掌上劃出了好幾道血痕，我咬著牙忍耐著，終於將她拖到了離衣櫃較遠的位置。



為了讓她的手不再抓到我的皮膚，我將多餘的綵帶一點一點地在夜月身上纏繞著，比如環住她那對挺翹的乳房，比如把她讓我又愛又痛的美腿分別折疊綁好，再和手腕上的綵帶用活結連在一起。



而這些煩人的捆綁工作，在我襲擊她之後的一分鐘後，終於被我全部完成了！！



「呼！」我很累，但是也很滿足，幸虧我在家裡對著假人進行了無數次的演練，否則根本沒有辦法在一分鐘內就制服夜月，畢竟留給我享用夜月的時間並不是很多。



一般來說，一個人藝術體操的比賽大約要花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如果下一個選手比賽完畢，夜月還沒有換好衣服的話，勢必會引起別人的疑心，所以，留給我享用夜月的時間，也只剩下7，8分鐘了。



瓷磚地上，少女被緊密捆綁的嬌軀還不停地扭動著，不過已經沒有一開始那麼激烈了，畢竟她的脖子還被綵帶緊緊勒著呢。



我將俯躺在地上的夜月翻了個個，她那微紅的俏臉，溢滿淚水的大眼睛出現在了我的面前。



我微笑著拭去她眼角的淚珠，接著便用手握住她胸前的乳房揉了起來。



夜月的那對小白兔不是很大，剛好能填滿我的掌心，但摸上去手感卻很好，軟中帶硬，彈性十足，溫軟的肌膚觸感更是讓我愛不釋手。



揉了近10秒以後，我的手脫離了少女的胸部，向下面更加誘人的地方伸去，當我的手指觸及到夜月大腿間的肌膚時，她的掙扎頓時又激烈了起來。



但是她的掙扎絲毫不會對我有什麼影響，我用腳壓住她的雙腿迫使其張開，右手在她本就已經勒得很緊的脖子上一壓，加劇的窒息感頓時就讓她頭昏眼花，動彈不得。



暫時讓夜月安靜下來以後，我也隨之看向她胯間的部位。



也許是因為發育較晚的緣故，她的下身只長出數根淡褐色的絨毛，根本無法遮住那肉色的陰阜，視線再往下，就能清晰的看見那兩片隨緊閉的陰唇。



左手在肉瓣的兩側一分，只見大片櫻色的蜜肉圍在還沒小指指甲蓋大的兩個小洞周圍，隨著她的主人在我的視野中微微顫抖。



我將中指頂在稍大的那個肉洞上，稍稍一用力，指尖很快便被蜜穴裡的粘膜團團裹住。



初遭褻瀆的夜月杏眼一瞪，整個腰部瞬間扭動了起來，企圖擺脫我手指的入侵。



但隨著我手指越探越深，再加上大拇指在敏感的肉豆上一壓一磨，少女那不成熟的抵抗便在她渾身的劇顫中宣告瓦解。



死亡的恐懼，窒息的壓力，再加上我手指熟練的挑逗，很快就讓夜月毫無經驗的嫩穴濕潤了起來。



無法呼吸的痛苦和我粗糙指面不停歇的捻轉摳動，讓她的臉上紅的幾乎能滴出汁來，眼神裡的情感也從憤怒，抵抗變成了惹人愛憐的屈從和求饒。



在一分四十秒的時候，我從少女的下身抽出了黏糊糊的手指，同時也放鬆了對她呼吸道的壓制。



「嘶呼…嘶呼…」我的手一離開夜月的脖子，她就立刻翕動著鼻子用力呼吸起來。



而我則趁著她無法掙扎的間隙，抱起少女輕盈的嬌軀，放出自己的巨炮對準了她濕淋淋的蜜洞口。



我緩緩地放下夜月的身體，看著自己粗大的龜頭撐開她肉色的蜜裂，一點一點地沒入她的體內，可憐的少女哭泣著，搖著頭，卻根本無法阻止自己貞操的淪陷。



伴隨著被壓抑的痛苦尖叫，我的陽具穿透了一層薄薄的肉膜，全根沒入了夜月的體內，這個體操美少女的初夜，終於被我給得到了！！



時間，恰好剛剛過去了兩分鐘。



少女溫暖的小穴因疼痛而不停地抽搐著，卻將我的肉棒給夾得緊緊的，我左手扶住夜月的纖腰，一下一下地向上突刺著她狹窄的肉穴！



她櫻色的蜜肉隨著我陰莖的抽插而不停地翻進翻出，我的每一次頂擊，都在給我帶來極度快樂的同時讓夜月感到痛不欲生。



這種男下女上的姿勢，對毫無性經驗的夜月來說，絕對比體操訓練還要來得辛苦。



從被襲擊以來便被限制呼吸的身體早已是沒有絲毫氣力，卻還得承受男人的肆意姦淫，陰莖每一次插入，都會讓她感覺身體像是被撕成兩瓣了一般。



「噗嗤…噗嗤…」粗大而火熱的肉棒，無視夜月梨花帶雨的淚臉，野蠻地在她原本清白的身體裡馳聘，在短短的一分鐘內便進出了足足四十多下！



即使是經過鍛煉的夜月，也經不起男人如此的摧殘，細弱在腰肢再也無法承受上身的重量，倒在了男人的胸膛上，只有雪臀還無奈地隨著密集的抽插而上下起伏著。



「才兩分鐘而已哦，夜月你這麼快就不行了嗎？」



耳邊傳來男人輕聲的調戲，將少女的自尊擊得粉碎：「不過不要緊，我來開發夜月你的體力吧。」



下一刻，男人的原本在少女臀部大吃豆腐的右手毫無預兆地將一截手指鑽進還未開封的菊洞裡，像蚯蚓一樣左右旋轉起來。



源自身體末端的新一輪刺激，果然讓夜月的上身如同被電擊一般重新直立了起來，臉上，卻已是淚如雨下，透過朦朧的淚眼，男人臉上的奸笑是如此地洋洋得意，腰部的動作也變得更加用力。



來自下身的雙重刺激，一下子突破了夜月的精神防線，腦袋「轟」地一下變得空白，當她再次回過神來的時候，卻感覺一下子失去了對身體的掌控。



『不行…太激烈了…身體…身體要壞掉了…』陰道和陽具的密摩擦，將一股股酥麻的快感強行傳遞到少女的腦中。



男人那火熱的體溫像是會傳染一樣，她粉嫩的皮膚上也漸漸集聚起了細密的汗珠，身體，卻在越來越激烈的交媾中變得軟綿無力。



時間，很快又過去了兩分鐘。



無論手指怎樣在夜月的後洞裡鑽弄，她那汗涔涔的身子還是出現了遙遙欲墜的跡象，緊實的蜜洞也有了些許的放鬆，我知道少女的體力終究還是快到極限了。



根據計劃，右手從少女的菊門裡抽出，移動到了她背後，拉住了連接她手腕和腳踝之間的活結上，現在，是它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噗嗤！」伴隨著一次用力的上頂，夜月的嬌軀再次向半空衝去，但是這次，她手腕及脖子上的綵帶卻沒跟著上去，而是猛地收緊，將少女原本就被限制的呼吸通道徹底封死。



「唔咕~」房間裡原本如有若無的嬌哼聲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從少女喉嚨裡發出的奇怪聲響。



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看向我的眼神裡充滿了驚慌與恐懼，這些負面情感使她全身的肌肉都繃得緊緊的，特別是被我重點攻擊的蜜穴，其收縮的力量之大使我幾乎難以將肉棒再次抽出。



面部的綵帶下，夜月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可綵帶卻沒有隨著她的呼吸而起伏，因為此刻的少女已經完全被窒息了，腦後的雙手在空中舞動著，卻根本抓不住綵帶的一邊一角。



當夜月看見我那戲謔的眼神時，想必她已經知道，今天，我要的不止是她的貞操，更是要她寶貴的生命！！



在少女為了她的生命再次奮力掙扎起來的時候，我也再次開始了對她身體的衝刺，每一次都做到全根而入，結結實實地頂在夜月柔軟的子宮口上，她的每一次扭動都無法解決自己窒息的困境，反而只會給我帶來至高的性交享受。



「嘩~~嘩~~」此時，如雷的掌聲從更衣室門外傳來，想必最後一個選手已經結束了她的比賽動作，正在等待裁判的評分。



深知藝術體操比賽流程的夜月自然也知道這個，但是在這個性命攸關的時候，她卻作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如果她停止掙扎，乖乖地任我和她做愛，說不定她還能留下最後活命的氧氣，可她卻在聽見掌聲以後，更加用力的掙扎起來。



結果正如我所料，當掌聲還未落下，夜月那被我強姦至興奮的火熱嬌軀便開始在我的身上一弓一張地擰挺了起來，先前那憋得通紅的臉蛋開始變成了淡淡的青紫色，眼神再也無法盯住我的臉龐，在飄忽中漸漸向上翻去。



「哦哦！！最後，最後了哦，夜月！！」我感到肉棒周圍的陰道肌肉抽搐地越來越厲害，越來越頻繁！



我知道少女即將進入生命的最後階段，我自己也直起身，以坐姿抱著夜月溫熱無力的嬌軀拚命地衝刺起來，同時，拉下了她嘴上的綵帶，吸住她因窒息而吐出的香舌，激烈地熱吻了起來。



「咕咕…咕咕…」夜月的喉嚨再一次發出了奇怪的聲音，已經漸漸熄滅的眼神裡射出不可思議的光芒，頻繁擰挺著的肉體爆發出了激烈的，也是最後一次的掙扎！



我感到緊裹著我肉棒的蜜穴從深處爆發出一股強勁的吸力，我那已經積累了過多快感的陽具也終於舒爽地在少女的子宮裡噴射了起來。



「淅瀝瀝…」夜月回報給我的，是她生命裡最後一次，也是最厲害的一次洩尿。



過了十數秒，夜月的身體在挺抖了好一陣後，終於徹底地軟了下來，而我也恰好在那個時候結束了她的初吻，也是我給與她的死亡之吻。



在這射精的即將結束的時候，我甚至看見了，從夜月那誘人的小嘴裡飄出的那不甘死去的一縷香魂。



「啪嗒…啪嗒…」外人的腳步聲叫我從滿足的異想中驚醒，我將已經疲軟的肉棒從少女還殘留著體溫的肉體中抽出，將她以屁股撅起朝門的姿勢放好，雙腳趴開，確保別人一進來就能看見那還流淌著我的精液的泥濘小穴。



此時，更衣室的門把上傳來被人擰動的聲音，不過門是被夜月自己鎖住的，門外的那個少女此時自然是無法進來的。



我走到那破舊更衣箱後，那已經廢棄的通風口處，倒退著慢慢爬了進去，腦子裡還回想著，夜月那白嫩肉體的甜美滋味。



「夜月姐，我要進來了哦！」當門外的那個女選手從門衛那拿到鑰匙提示自己要開門的時候，我已經拉上了通風口的鐵柵，並擦去了自己留下的指紋。



就在我轉過通風口第一個彎的時候，一陣慘絕人寰的淒厲尖叫響徹了整個藝術體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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